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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理本科生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关系的网络分析

王燕1,徐琼英2,林静1,董超群1

摘要:目的
 

探讨护理本科生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网络,识别关键节点,为护理本科生的网络成瘾预防与干预提供参考。方

法
 

采用便利抽样法,选取1
 

380名护理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,使用童年创伤问卷和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修订版进行调查。通过

R4.4.0软件构建网络结构,评估节点中心性和结果稳健性。结果
 

护理本科生童年创伤得分为(33.73±10.57)分,网络成瘾得分

为(39.26±11.09)分。网络分析显示,躯体忽视和网络成瘾耐受性之间关联最强(r=-0.057),其次是躯体忽视和人际与健康问

题(r=0.056);强迫性上网及网络成瘾戒断反应具有最高的预期影响(EI=0.876),人际与健康问题具有最高的桥预期影响

(BEI=1.075)。结论
 

强迫性上网及网络成瘾戒断反应、人际与健康问题是该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及桥梁节点,建议教育者针对上

述核心问题制订个性化干预策略,以有效降低护理本科生的网络成瘾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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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

 

Objective
 

To
 

explore
 

the
 

network
 

between
 

childhood
 

trauma
 

and
 

internet
 

addiction
 

among
 

undergraduate
 

nursing
 

students,
 

t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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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e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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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d
 

to
 

provide
 

reference
 

for
 

prevention
 

and
 

intervention
 

of
 

internet
 

addiction.Methods
 

A
 

con-
venience

 

sample
 

of
 

1,380
 

undergraduate
 

nursing
 

students
 

were
 

surveyed
 

using
 

the
 

Childhood
 

Trauma
 

Questionnaire
 

and
 

the
 

revised
 

Chinese
 

Internet
 

Addiction
 

Scale.R4.4.0
 

was
 

used
 

to
 

construct
 

the
 

network
 

structure,
 

and
 

t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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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
 

node
 

centrality
 

a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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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ustness

 

of
 

the
 

results.Results
 

The
 

sample
 

scored
 

(33.73±10.57)
 

for
 

childhood
 

trauma
 

and
 

(39.26±11.09)
 

for
 

internet
 

addic-
tion.Network

 

analysis
 

revealed
 

the
 

strongest
 

association
 

between
 

physical
 

neglect
 

and
 

internet
 

addiction
 

tolerance
 

(r=-0.057),
 

followed
 

by
 

physical
 

neglect
 

and
 

interpersonal
 

and
 

health-related
 

problems
 

(r=0.056).The
 

compulsive
 

use
 

of
 

the
 

internet
 

and
 

withdrawal
 

symptoms
 

had
 

the
 

highest
 

expected
 

influence
 

(EI=0.876),
 

and
 

the
 

interpersonal
 

and
 

health-related
 

problems
 

had
 

the
 

highest
 

bridge
 

expected
 

influence
 

(BEI=1.075).Conclusion
 

The
 

compulsive
 

use
 

of
 

the
 

internet
 

and
 

withdrawal
 

symptoms,
 

as
 

well
 

as
 

the
 

interpersonal
 

and
 

health-related
 

problems
 

are
 

the
 

core
 

and
 

bridge
 

nodes
 

in
 

this
 

network.It
 

is
 

recommended
 

that
 

nursing
 

edu-
cators

 

develop
 

personalized
 

intervention
 

strategies
 

targeting
 

these
 

core
 

issues
 

to
 

effectively
 

reduce
 

the
 

risk
 

of
 

internet
 

addiction
 

among
 

undergraduate
 

nursing
 

student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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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,互联网已成为大学生学

习、社交与娱乐的重要平台。统计报告显示,我国青

少年的互联网使用率为94.9%[1]。互联网在带来便

利的同时,也引发了一系列负面影响,尤其是网络成

瘾(Internet
 

Addiction)问题日益突出。网络成瘾是

一种行为障碍,其特征是个体过度使用互联网或无法

控制互联网使用欲望,从而扰乱日常功能并导致负面

后果[2]。钟泽瑶等[3]研究发现,大学生网络成瘾率为

17.8%。压力已被证实是网络成瘾的重要诱因[4],护
理本科生因其专业特殊性,面临学习和临床实践的双

重压力,因此更易发生网络成瘾。Parmar等[5]调查

显示,护理本科生轻、中和重度网络成瘾的检出率高

达32.2%、18.2%和1.6%,总体成瘾水平显著高于

非护理专业学生。网络成瘾不仅可能导致肌肉骨骼

受损、疲劳和肥胖等躯体健康问题,还会引发睡眠障

碍、焦虑、抑郁、社交功能退化等心理问题,严重影响

学生的学业表现和生活质量[6]。
鉴于网络成瘾对大学生身心发展、学业成就及人

际关系的多重危害,已有学者探索网络成瘾的形成机

制,发现童年创伤是网络成瘾的重要风险因素[7]。童

年创伤是指18岁以下的儿童与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

受到的虐待与忽视,通常包括情感忽视、躯体忽视、情
感虐待、躯体虐待和性虐待等多种类型[7]。然而现有

研究仅基于变量总分探讨网络成瘾与童年创伤之间

的整体关联[8],尚未深入揭示网络成瘾与童年创伤各

维度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,童年创伤对网络成瘾的影

响机制及关键传导路径尚不明确。网络分析作为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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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领域的统计方法,可通过构建

网络图量化及可视化变量之间的关联,以识别网络中

的关键变量及潜在变量的复杂关系,从而提供更深层

次的机制理解,并确认干预靶点[9]。因此,本研究以

护理本科生为研究对象,通过网络分析法探索网络成

瘾与不同类型童年创伤间的复杂关联,为精准预防童

年创伤经历学生的网络成瘾行为提供依据。

1 对象与方法
1.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,于2025年1-2月选取

我校护理本科生为研究对象。纳入标准:①全日制护

理本科生;②年龄≥18岁。排除因参军、休学等原因

不在校者。根据网络分析的样本量估计方法[10],网
络中存在n 个节点,则至少需要n×(n-1)/2×(3~
5)个样本,才能保证网络的统计效能,本研究有9个

节点,因此,至少需要108~180份样本。此外,当网

络中的节点少于20个时,建议使用大于250的样本

量以得到稳健的结论,且样本量越大,网络估计结果

越准确,稳定性也随之增强[11]。综合以上两种样本

量估算方法,最终确定样本量至少为250。本研究获

得温州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(2025016)。
1.2 方法

1.2.1 调查工具

1.2.1.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团队参考相关文

献自行编制,包括年龄、性别、年级、是否为独生子女、
居住地(农村/城镇)。
1.2.1.2 童年创伤问卷(Childhood

 

Trauma
 

Ques-
tionnaire) 该问卷由Bernstein等[12]编制,赵幸福

等[13]汉化。共28个条目(含3个效度条目),包括情

感虐待、情感忽视、躯体虐待、躯体忽视和性虐待5个

维度。各条目采用Likert
 

5级评分法,由“从不”到
“总是”分别计1~5分,得分越高表明儿童期创伤程

度越高。情感虐待得分≥13,情感忽视得分≥15,躯
体虐待得分≥10,躯体忽视得分≥10,性虐待得分≥
8,任意1个维度得分满足以上条件即可界定为中重

度童年创伤。总量表的Cronbach's
 

α系数为0.770,
本研究中为0.893。
1.2.1.3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修订版 采用白羽

等[14]修订的中文网络成瘾量表,共19个条目,包括

强迫性上网及网络成瘾戒断反应(下称网瘾戒断)、网
络成瘾耐受性(下称网瘾耐受)、人际与健康问题(下
称人际与健康)、时间管理问题(下称时间管理)4个

维度。各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,从“极不符合”到“非
常符合”分别计1~4分,得分越高表明网络成瘾的可

能性与倾向性越大。总分<46分为正常,46~53分

为网络依赖,>53分为网络成瘾。总量表的Cron-
bach's

 

α系数为0.900,本研究中为0.965。
1.2.2 调查方法 借助问卷星平台生成电子问卷及

问卷二维码。征得学院同意后,通过微信和QQ发送

问卷至各年级群。问卷首页详细介绍研究目的、意义

及问卷填写细则,并告知问卷调查基于自愿原则,研
究对象可在任何阶段退出,所有信息都经匿名处理,
填写内容及是否参与均不会影响其学业成绩。前期

对10名护理本科生测试显示,问卷填答时间约为10
 

min。为保障数据信度,后台算法对填答过程实时监

测,凡持续时间<5
 

min的问卷将被拒绝提交。2名

护理研究生担任调查员,调查过程中,及时在微信或

QQ群解答研究对象提出的疑问。本研究最终回收

1
 

497份问卷,采用双人独立核查的方式,对问卷质量

进行逐一评估和检查,剔除不完整、回答逻辑前后矛

盾、作答选项均为同一选项的无效问卷后,最终得到

有效问卷1
 

380份,有效回收率为92.18%。
1.2.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.0和R4.4.0软

件进行统计分析。连续型变量经正态性检验显示,各
变量偏度绝对值小于3,峰度绝对值小于10,服从正

态性标准[15]。计量资料以(􀭺x±s)描述,分类变量以

频数描述。网络分析方法:首先,采用qgraph包,基
于高斯图形模型和EBICgLasso函数构建偏相关网

络。该算法将小的相关性缩小到零来限制边的数量,
从而生成一个更具解释性、简洁性的网络,本研究调

优参数γ设置为0.5[16]。网络中的节点(node)代表

童年创伤问卷和网络成瘾量表的维度,节点之间的连

线称作边线(edge),实线代表正相关,虚线代表负相

关,边线越粗,表示节点间的关联越强[16]。其次,计
算模型的中心性指标,本研究选用预期影响值(Ex-
pected

 

Influence,EI)。预期影响值是指一个节点和

与其直接相连的所有节点的边缘权重之和,与其他中

心性指标(强度中心性、紧密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)相
比,预期影响值同时考虑了网络中边缘的性质和强

度。节点的预期影响值越大,代表在网络中的重要性

程度 越 高[17]。同 时,本 研 究 还 使 用 桥 预 期 影 响

(Bridge
 

Expected
 

Influence,BEI)来衡量节点与另一

个节点群的关系[18],即找到连接童年创伤与网络成

瘾的重要节点。此外,使用bootnet包计算边缘权重

的95%置信区间和相关稳定性系数(Correlation
 

Sta-
bility

 

Coefficient,CS-C),以评估网络的准确性和稳

定性。95%CI区间越小,表示边缘权重的估计越精

确;CS-C不应低于0.25,≥0.50则表示稳定性较

好[17]。

2 结果

2.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

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,结果显示,有6个因子的

特征值大于1,其中第1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

32.096%,小于40%的临界标准[19],表明本研究数据

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。
2.2 护理本科生的一般资料 1

 

380名护理本科生,
男369名,女1

 

011名;年龄18~28(19.78±1.25)
岁;大一444名,大二541名,大三289名,大四106
名;独生子女436名;城镇420名,农村960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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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护理本科生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评分 314名

(22.75%)护理本科生存在中重度童年创伤,其中68
名(4.93%)存在情感虐待,138名(10.00%)存在情感

忽视,72名(5.22%)存在躯体虐待,241名(17.46%)存
在躯体忽视,80名(5.80%)存在性虐待。在网络使用

方面,238名(17.25%)为网络依赖,134名(9.71%)为
网络成瘾。护理本科生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评分,见
表1。

表1 护理本科生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评分(n=1
 

380)
分,􀭺x±s

项
 

目   总分 条目均分

童年创伤 33.73±10.57 1.35±0.42
 情感虐待 6.68±2.51 1.34±0.50
 情感忽视 8.81±3.97 1.76±0.79
 躯体虐待 5.67±2.00 1.13±0.40
 躯体忽视 7.10±2.73 1.42±0.55
 性虐待 5.48±1.89 1.10±0.38
网络成瘾 39.26±11.09 2.07±0.58
 网瘾戒断 12.37±3.69 2.06±0.62
 网瘾耐受 8.99±2.50 2.25±0.62
 人际与健康 9.80±3.11 1.96±0.62
 时间管理 8.10±2.48 2.02±0.62

2.4 护理本科生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的网络分析 
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,不同性别(t=3.503,P<
0.05;t=1.770,P=0.077)、是否独生子女(t=
0.266,P=0.790;t=2.468,P<0.05)和居住地(t=
2.081,P<0.05;t=2.021,P<0.05)的护理本科生,
其童年创伤或网络成瘾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,故将

这3个变量作为协变量纳入网络分析。护理本科生

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的偏相关网络模型见图1。在

童年创伤的5个维度间,连线权重最强的是情感忽视

与躯体忽视(r=0.656),其次是躯体虐待与性虐待

(r=0.550);在网络成瘾的4个维度间,连线权重最

强的是网瘾戒断和人际与健康(r=0.446),其次是人

际与健康和时间管理(r=0.370),均呈正相关;童年

创伤与网络成瘾间连线权重最强的是躯体忽视和网

瘾耐受(r=-0.057),其次是躯体忽视和人际与健康

(r=0.056)。
2.5 网络模型的核心节点与桥梁节点 护理本科生

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网络模型节点的标准化预期影

响与标准化桥预期影响,见图2。网瘾戒断(EI=
0.876)的预期影响最大,即在网络中的重要性最高,
因此为网络模型中的核心节点。同时,人际与健康

(BEI=1.075)的桥预期影响最高,为网络模型中的桥

梁节点。
2.6 网络准确性及稳定性分析 通过自举法对网络

边缘权重的准确性进行检验(见附件1)。结果显示,
样本值(红色点)和自举样本均值(黑色点)的趋势基

本一致,边缘权重的置信区间(灰色阴影区域)较窄,

表示边缘权重的精准度较高。对网络预期影响和桥

预期影响指标的稳定性检验结果显示,EI的CS系数

为0.750,BEI的CS系数为0.670,均大于0.25,表明

预期影响和桥预期影响均具有足够的稳定性。

图1 护理本科生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的偏相关网络模型

图2 护理本科生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的预期影响

3 讨论

3.1 护理本科生童年创伤经历与网络成瘾状况 本

研究结果显示,护理本科生的童年创伤检出率较高,
22.75%报告曾经历至少一种类型的童年创伤,与唐

莉等[20]针对某高校在校医学生的结果(30.8%)相
近,但远低于一项中国儿童创伤发生率的 Meta分析

结果(54%)[21],可能因为针对成人的研究存在回忆

偏倚而导致估计值偏低。本研究中17.25%的护理

本科生存在网络依赖现象,9.71%达到网络成瘾标

准,该结果与靳娜等[22]对医学生的调查结果相近,但
远高于一项我国大学生网络成瘾发生率 Meta分析结

果[23],提 示 医 学 生 可 能 是 网 络 成 瘾 的 易 感 群 体。
Zhang等[24]研究显示,医学生的网络成瘾水平约为普

通人群的5倍,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。网络成瘾在

医学生中高发的原因可能因为信息需求高,频繁使用

网络检索资料与线上学习,增加了网络依赖和成瘾的

风险[25];同时,医学生的学业压力较大,部分学生借

助虚拟世界以逃避现实压力[26]。护理学生作为医学

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,其未来承担医疗安全的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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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,网络成瘾不仅可能损害其学业表现和认知功

能,还可能对患者安全构成潜在威胁[27]。因此,高校

需将网络成瘾筛查纳入护理学生心理普查体系,及早

识别高风险人群并实施干预。此外,可将网络素养教

育纳入课程体系或增设网络成瘾相关教学内容,以提

升护理本科生对网络成瘾的认知和警觉。
3.2 躯体忽视和网瘾耐受、人际与健康问题具有较

强相关性 网络分析结果显示,童年创伤中的躯体忽

视与网络成瘾中的网瘾耐受相关性最高,且呈负相

关。躯体忽视是指照顾者在有能力提供的前提下,长
期未能满足儿童在食物、衣物、住所、个人卫生及医疗

照顾等基本生理需求[28]。网瘾耐受指个体在反复上

网后,对原有刺激强度产生习惯,需延长在线时间或

寻求更强烈互动才能获得同等程度的快感[14]。严重

的躯体忽视可对个体的情绪、行为及认知功能造成损

害[29],降低人体大脑中基底节-多巴胺奖赏系统的敏

感性[30],个体将难以从长时间网络行为中获得额外

快感,进而降低对网络的兴趣与投入度[7],最终表现

为网络成瘾耐受性风险相对下降。事实上,严重的躯

体忽视因难以从外界行为中获取快感,更易引发恶劣

后果,如自伤或自杀[31]。躯体忽视和人际与健康的

相关性次之,且呈正相关。人际与健康问题是指个体

因过度上网而导致人际关系质量下降,并伴随一系列

躯体不适或健康损害问题[14]。既往研究表明,躯体

忽视越严重的个体,其痛苦耐受力越低[32]。因而当

经历较高童年期躯体忽视的护理本科生在遭遇学业

或人际压力时,因其痛苦耐受力较低,更倾向于采取

上网等经验性回避策略[7]。因此,在心理健康筛查

中,教育工作者应高度重视躯体忽视对网络成瘾行为

的复杂影响,并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群体采取差异化干

预策略:对轻-中度童年创伤者,可提供生物反馈、认
知行为疗法或正念疗法提升护理本科生的情绪调节

能力和痛苦耐受力[33-34],防止网络成瘾的发生;对重

度创伤个体,则需联合精神卫生部门,优先防范抑郁、
自伤等更高风险问题。本研究中童年创伤各维度与

网络成瘾症状之间的边缘权重普遍较弱,提示影响护

理本科生网络成瘾的因素可能是多源且复杂的,与既

往研究结果[35]相印证,即童年创伤对个体长期发展

具有不利影响,是成年期网络成瘾的重要远端风险因

素。未来研究可纳入更全面的变量,如大学期间的学

业负荷、人际关系、专业认同感、临床实习等近端压

力,以深化两者机制的探索。
3.3 网瘾戒断是核心节点,人际与健康问题是桥梁

节点 网瘾戒断表现为难以抑制的上网冲动,一旦被

迫减少或停止使用网络,即出现显著的负性情绪[14]。
中心性指标显示,网瘾戒断具有最高的预期影响值,
是网络中的核心节点,最有可能借助与其他节点的密

切关联,将效应扩散至整个网络。与 Wang等[33]在

重度抑郁青少年中的研究结果一致。研究表明,童年

创伤会损害个体的奖赏敏感性和奖赏阈值[36]。网络

环境提供的高频、强烈且即时的刺激能迅速诱发兴奋

与愉悦,一旦脱离网络,个体难以在课堂表扬、社交互

动等日常低强度正性事件中获得积极情绪或触发奖

赏寻求行为,需通过再次上网以获得正性体验,从而

加剧网瘾戒断。网瘾戒断又可进一步加重网络成瘾

行为的其他表现,引发人际与健康问题[6]。鉴于网瘾

戒断在网络成瘾中的核心驱动作用,是干预实践的首

要靶点。因此,教育工作者需通过认知干预或现实疗

法等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自主性,帮助其纠正错误认

知与行为,为重建正常奖赏通路提供可能,从而降低

网络成瘾倾向[37]。
人际与健康问题承担着关键的桥梁作用,是连接

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的重要中介途径。童年期不良

经历会削弱个体的自尊与自信、安全感、人际信任以

及共情能力,易导致社交回避行为及成年期的情绪调

节困难[38],从而阻碍其进行良好的社会交往和建立

健康的人际关系。在这种情况下,互联网及社交媒体

因其易得性、匿名性和低成本等特点,成为护理本科

生迅速满足即时需求以及逃避现实或宣泄情绪的重

要途径[7],并将进一步强化网络成瘾的其他维度,从
而增加网络成瘾风险,造成时间管理水平下降、网络

戒断困难等问题,严重干扰正常生活与学习秩序[39]。
鉴于人际与健康问题对护理本科生学习与生活产生

的重要负面影响,如专业知识获取不足、临床技能提

升受限、岗位胜任力下降,以及职业认同感和长期发

展潜力减弱[40],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以人际与健康问

题为切入点切断童年创伤对网络成瘾的消极影响。
如高校心理健康中心可开展人际关系互动干预,建立

心理支持网络体系等措施,帮助学生提升情绪调节能

力,增强自尊与人际信任,促进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,
从而降低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。

4 结论
本研究显示,童年期遭受的躯体忽视可能影响护

理本科生的网瘾耐受、人际与健康问题;网瘾戒断、人
际与健康问题是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和桥梁节点。建

议高校加强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的早期筛查,及早识

别高风险个体并实施精准干预。本研究样本仅来源

于1所医科大学,结论的外推性有限;且横断面研究

设计无法推断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的因果关系。未

来的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,纳入不同地区、多所高校

的样本进一步验证。

附件1 边缘权重的准确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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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理本科生人工智能焦虑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

王凤霞,刘梦,李金琰,王玉晓,邱菊,王钰帆,杨骐好,王晓伟,李莉,夏西超,袁凤娟

摘要:目的
 

调查护理本科生人工智能焦虑现状及影响因素,为护理教育干预提供依据。方法
 

采用便利抽样法,选取河南省5所院

校321名护理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,采用人工智能焦虑量表、护理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态度问卷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进行调查。
结果

 

护理本科生人工智能焦虑得分(65.50±10.95);人工智能技术掌握程度、人工智能态度、自我效能和年级是护理本科生人工

智能焦虑的影响因素(均P<0.05)。结论
 

护理本科生人工智能焦虑处于中等水平,建议通过加大人工智能技术培训,重塑人工

智能态度,提高自我效能,以降低其人工智能焦虑。
关键词:护理本科生; 人工智能; 焦虑; 态度; 自我效能; 影响因素; 护理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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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

 

Objective
 

To
 

investigate
 

the
 

current
 

status
 

and
 

influencing
 

factors
 

of
 

artificial
 

intelligence
 

(AI)
 

anxiety
 

among
 

undergra-
duate

 

nursing
 

students,
 

and
 

to
 

provide
 

a
 

reference
 

for
 

nursing
 

education.Methods
 

A
 

convenience
 

sample
 

of
 

321
 

undergraduate
 

nur-
sing

 

students
 

were
 

selected
 

from
 

5
 

universities
 

in
 

Henan
 

Province
 

to
 

fill
 

out
 

the
 

Artificial
 

Intelligence
 

Anxiety
 

Scale,
 

the
 

Attitude
 

toward
 

the
 

Nursing
 

AI
 

Questionnaire,
 

and
 

the
 

General
 

Self-Efficacy
 

Scale.Results
 

The
 

average
 

AI
 

anxiety
 

score
 

among
 

undergra-
duate

 

nursing
 

students
 

was
 

(65.50±10.95).The
 

degree
 

of
 

mastery
 

of
 

AI
 

technology,
 

attitude
 

towards
 

AI,
 

self-efficacy,
 

and
 

students'
 

academic
 

years
 

were
 

factors
 

affecting
 

AI
 

anxiety
 

(all
 

P<0.05).Conclusion
 

The
 

level
 

of
 

AI
 

anxiety
 

among
 

undergraduate
 

nursing
 

students
 

is
 

moderate.It
 

is
 

suggested
 

that
 

nursing
 

educators
 

strengthen
 

AI
 

related
 

training,
 

reshape
 

students'
 

attitudes
 

to-
ward

 

AI,
 

and
 

enhance
 

students'
 

self-efficacy,
 

in
 

an
 

effort
 

to
 

mitigate
 

their
 

AI
 

anxiet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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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随着人工智能(Artificial
 

Intelligence,AI)技术

的快速发展,其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。
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》[1]明确提出推动人工智

能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;“十四五”规划强调将智慧医

疗列为重点发展领域[2];《“十四五”卫生健康标准化

工作规划》[3]也部署了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标准研制任

务。以上政策都预示着护理工作模式逐渐向智慧化

转型,护理人员需要适应新技术发展的变革,以便为

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。护理本科生作为未来

智慧化护理的主力军,在适应新技术发展变革的同时

易产生人工智能焦虑,即由于担心人工智能的快速发

展影响个人学习或工作而产生不安或恐惧反应[4],这
种反应会阻碍他们与人工智能互动,影响其对人工智

能技术的接受和应用。目前,关于人工智能焦虑的研

究多见于教育[5]、管理[6]等领域,针对医疗卫生专业

人群尤其是护理本科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。根

据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[7-8]:高自我效能可减少焦

虑情绪,影响个人的能力、动力和学业成绩,还能影响

个人适应新技能的变化。而个体对人工智能的态度

则直接影响了其技术接受意愿和使用行为[9]。本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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